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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伙见我不作声，
知道我在想什么，问：“你
也怕我妈吗？我妈确实
凶。不过你不用怕啊，您
是领导怕什么，胆子就那
小？”我笑起来，逗她说：

“那你送我什么东西呢？”
小家伙这才将那纸盒

搁桌上打开，揭去一层又
一层蓝绸布，小心翼翼取
出里面一样样东西，摆了一桌：有洁白
如玉的海石花，有色彩斑斓的贝壳，有
做工精细的藤编小花篮，有形态各异
栩栩如生的泥人，还有布娃娃、绒线狮
毛狗、椰壳小姑娘……我数了数，共36
件，让人眼花缭乱。

“你哪来这么多东西？”我饶有兴
趣地问。

“都是我生日同学送的。”
“是不是都送给我？”
“您别贪心啊……只许挑一件。”
这小家伙，够小气的！当然，也说

明她是多么珍惜这些东西。我看那椰
壳小姑娘很可爱，圆圆的脸蛋，披着长
长的金发；弯弯柳叶眉下，长长睫毛的
眼睛似笑非笑；鲜红的小嘴巴微微张
开，像告诉你什么……眉眼和神态，有
点儿像叶子。

“我要这椰妹！”我假装拿手里。
小家伙心疼地叫出声来，说她最

舍不得的便是这椰妹，椰妹最好。说
她本想把椰妹拿出来，又怕其他的我
看不上，说我真有眼力。

“是哪些同学送你的这些东西？”
我问。

“这椰妹是我11岁生日李娟送的，
海石花是我10岁生日时王倩倩送的，泥
人是我9岁生日时候赵小丽送的……”

小家伙一口气说出一串礼物的出
处，没一点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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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来访，我陪他去龙眼基
地走走。

一位大婶挑着两半筐龙眼从
路旁经过。我示意朋友靠边停
车。这年纪的女人比较厚道，我
顺便摸摸行情。

“龙眼怎么卖呢？”待大婶走
近，我问。

大婶的眼神带着期待，放下
担子抹汗：“收购价 5 元。这是剩
果。”她果然实在，一般人不会轻
易露底。大婶硬朗清瘦，头发白
多黑少，有一只眼睛好像不那么
利索。“你要吗？价钱好说。”大
婶挺诚恳。

龙眼不错，果大，褐色，鸡肾
形。“你怎么不挑去收购呢？”我好
奇地问。大婶说，这些龙眼熟透了
不耐放，又是硬枝果不怎么好看，
所以老板挑出来说不收。可我知
道，这些正是本地的龙眼极品。

“施农家肥的，又不打药，清
甜脆口。”大婶做起广告，“你先
吃几颗。”我拿一小串给朋友品尝
后，都惊叹不已。

“这些有多少？”我指着两半
筐龙眼。“刚收购了50斤，现剩40
斤了。”大婶说。“我全买，按收购
价吧。”我实在不忍心压价。

“这是剩果，怎能卖你收购价
呢？”大婶虽这样说，但脸上还是荡
起欢喜的神情，“你真是好人呀！
谢谢了，我正为这些果发愁呢。”

听大婶夸赞，我也蛮开心，放
好龙眼，掏钱给大婶。幸亏早上
出门时，我还从家里写字台上的
那叠钱中，挑了几张新簇簇的 50
元纸钞带上，平时多用微信支付，
到乡下还是带点现金。

大婶拿着钱很开心，但好像
又有点迟疑。“大婶，要不我微信
付钱？”我想打消她的顾虑。

“算了，我没微信。”大婶说。
我则说：“这是新版的，不会骗
你。”“你是好人，我信！”大婶说
着，叠好钱放入裤袋，又用手轻轻
按了两下，满意地走了。

送别朋友，我回到家已晚上
八点多钟。一进门，老婆就埋怨，
说她早上到市场买东西，被骂用
假币，太难为情了。

我一听，心里猛地惊了一下，
“你拿的是写字台上的钱吗？”

“ 是 呀 ，就 拿 了 两 张 50 元
的。”

“不好！我也拿了几张去买
龙眼了。”这钱是前两天店家给的
货款。我让他微信转账，他说户
头没那么多钱，说不定这家伙早
有“想法”。

“不行，我要去看看。”想到心
地善良的大婶，还有她那信任的
眼神。如果我骗了她，就算不是
故意的，也没法原谅自己啊。

“这么晚了，明天再说吧，况
且你那几张未必就是假的。”老婆
安慰道。可我想到大婶那句“您
是好人，不会骗我”，实在坐不
住，还是抓起车匙往外走。

我边开车边辨认，终于找到
了白天买龙眼的地方，估计大婶
家应该离这儿不远。好不容易有

一位后生开摩托车路过，我说找
一位眼睛不太利索的大婶。后生
一听，笑了：“那是我的邻居单盲
婶，我爸正要我去找她，你跟我来
吧。”

带到地方，大婶正在家门口
给摘下的龙眼剪枝，再整齐地码
在筐里。见我走近，她抬起头看
看，一脸茫然。我说，是我上午买
了你的龙眼。

大婶借着屋里射出的灯光，
盯着我又看一眼，有点惊喜，“还
要买龙眼吗？这么晚才来。”我
刚想说不买，又不忍心让她失
望 ，只 好 改 口 ，“ 是 呀 ，想 再 买
点。不过，你先拿上午的钱来，
让我看看。”

“算错数了？”大婶说着，进屋
拿出一个小布包，层层打开，把上
面折叠的4张50元钱递给我。我
边摸着钱，边凑近灯光细看，又用
力抖动几下，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又叫后生证实。他细心看后也
说，是真的，不错。

“这回我放心了。”我把钱递
回给大婶。大婶听我解释来意，
连声说，你真是好人呀。又不停
地请我吃果。

“那我买你这两筐，也按收购
价可以吗？”我想再帮帮大婶。

“好呀！不过，我要优惠你。”大
婶真诚地说。

我知道，种龙眼赚点钱不易，
从树上摘下，又要卖出去才是
钱。我不想贪便宜：“低过收购价
我就不买了。”

大婶嘀咕，怎会有这样的人，
“我怎能收这么高的价呢！”

还在犹豫中，没想到一旁的
后生开声了：“你在城里有门路
吧？我家还有 100 斤，也按这价
卖给你吧？”原来，他心里也有个
小九九……

一百斤？我迟疑了，大婶见
我为难，说：“那你买他的吧，能
买多少算多少。”

“阿九，搞什么鬼！我是要你
看看盲婶要帮什么忙，你怎么
……”一声猛喝，一位老人家不知
从哪钻出来。

“爸，我是想搭好心人这个顺
风车，我们家的果不是也堆起来
了吗？”后生怯怯地笑，也不好意
思了。“你真是，自己有气有力，不
会拉去收购吗？”老伯教训他，“怎
么还跟盲婶抢生意，没出息！”

老人转脸望着我，神情变得
和善。然后，帮忙将大婶的两大筐
龙眼过秤装车。他悄声告诉我，大
婶家的男人前年走了，孩子去了外
地打工……我按6元一斤算好钱，
递给大婶，她还是推辞，最后老伯
一把夺过钱塞到大婶手里。

看见大婶的那只好眼闪着泪
花，我赶紧转身去了趟洗手间，然
后钻进车里，按下窗玻璃跟大婶
他们道别。“真是好人呀！”车子
马达轰鸣，我隐约听到大婶还在
说。

回家打开车门，我愕然了，车
上竟又多出了半蛇皮袋龙眼，足
足有10公斤。

手机铃声响的时候，老马心
情还好。

老 马 心 情 没 几 个 时 候 不 好
的，他问：“喂，哪位？”

“你是马先生吧？”
“是的，我姓马。”
“孩子马上面临高考了吧？”
“是的……”
“要想孩子考上重点大学，请

来我们智慧辅导班吧……”
“等等，自费辅导！难道还有

公费辅导？”
“哈哈，马先生真幽默，是智

慧，大智大慧！……”
“谢谢你了，跟你说实话吧，

孩子高考备战确实紧张，每天作
业做到深夜，睡眠严重不足。我
也心疼孩子，每晚陪着，中途他还
得眯一会儿，真不忍心叫醒他，每
晚都是凌晨两三点才睡，我都快
扛不住了。请你理解！”

“理解理解！”

“实话跟你说吧，像你们这样
的电话一天好几个甚至十多个，
接都不用接，今天我接了，我也知
道你们是为孩子好。”

“是的是的。”
“我希望你理解。”
“理解理解。”
“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知

道我电话的，请你将我的电话号
码删除好吗，以免你们其他老师
再打。”

“好的！谢谢你讲实话，都说我
们这样的电话是骚扰，其实彼此尊
重、彼此理解就这么简单。退一万
步说，我这人从不骚扰实诚人。好
吧，那我将你的电话号码删掉……”

电话挂了。
果然，那个“智慧辅导班”的

老师再没来电话。奇怪的是，以
前那些乱七八糟的“辅导班”电话
也没再来……

难道真如那老师说“不骚扰实
诚人”？对了，那女老师姓什么？

老马突然想起，手机里不是
有她的电话号码么。打开，果真
还没清理，犹豫再三，老马还是
没敢回拨。是啊，人家答应不骚
扰你了，你反过来骚扰人家，有
意思么？

没意思。老马边删那号码边
摇头。

做个诚实的人吧！

我帮你分类

垃圾分类已深入到乡村了，
可城里有的人还是分不清。

张武军就是这么一个人，虽
说光棍儿一个，但每天产生的垃
圾也不比拖家带口的少。自从大
院提倡并规范垃圾分类以来，他
就被守在垃圾箱旁的大爷大妈口
头警告过多次了，引起不少邻居
的白眼。老马也为他感到丢人。

可据张武军说，他后来聪明
了，深夜去扔，反正那地方也没安
监 控 。 平 时 将 垃 圾 扔 小 车 后 备
厢，见没大爷大妈在场，赶紧扔。

再后来，他更加聪明了。大摇
大摆去扔垃圾，也没分类，只是每
回要么带个快递小纸箱，要么带一
两个饮料瓶，装作着急上班的样子
小跑过去，大声问：“纸箱要不要？”

“要要要！”大爷大妈争着回
答。

“饮料瓶要不要？”“要要要！”
大爷大妈抢着迎向他。

他说：“我着急上班，也就不
帮你们分捡出来了。”

“我帮你分类！”大爷大妈幸
福地回答。

“咋样？”张武军神气地冲老
马飞一个响指。

咋样？呸，垃圾样。

以诚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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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捷

1 晚上，我在家里制订新学年
教导处工作计划，有人敲门。

学年结束的时候就是这样，
不断有人敲门。要求转进、转出
的学生不少，我这教导主任好像
成了供人叩头的菩萨。可那东
西是能收的么？要求转进的不
是学习一团糟，便是表现不好；
要求转出的个个是好学生，不然
为什么提东西来求你？但你要
是收下东西、敞开大门，学校也就
关门了。

所以对于礼物，我是一概不
收。可有的送礼者不管你收不收，
放下东西便走，不收也得收，我还
得追出去，真是难看……此刻的敲
门声一阵紧似一阵，笃笃！笃笃
笃！笃笃笃笃！我问：“谁呀？睡
觉了！”

“韩老师……主任！”门外是个
小女孩的声音，这让我有点惊讶。

我起身去开门，原来是叶子，
我同校张友芝老师的女儿。叶子
手捧一个大纸盒，仰脸愣愣地朝我
望。她12岁了，在我们学校读六年
级。我让她进来，请她坐。她抱着
纸盒坐椅子上，拿眼瞧我桌上的纸
笔。我退身也坐下，说：“你把东西
搁桌子上。”

“不，我就抱着。”小家伙说，像
怕被谁抢了去。

“纸盒里是什么？”“好东西。”
“是不是送给我的礼物？”“那

要看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我问：“帮什么忙？”她问：“上

一年的市三好是不是我？”
其实，这小家伙一来我便知

道，她是冲着市三好而来。每学年
学校都有个市级三好学生的名额，
评上了就能保送上市重点中学，所
以年年都竞争激烈。不过，只要毕
业班有学校内部职工子女，并且学
习表现都较好，这名额基本上都会
照顾他们。我们的原则是同等条
件，内部子女优先。现在哪个单位
不是这样，不照顾内部职工行吗？
叶子学习表现都不错，今年的市三
好不出意外的话也会是她。

但还没最后决定，权在教导
处，也就是等我一句话。张友芝老
师放心不下，几次向我掏底。我没
向她交底，连暗示也不能，这也是
原则。前天张友芝送我一把蒜苗，
昨天送我几条黄瓜，说是自己园里
种的吃不完……这现在又叫女儿
来送什么？这对孩子的影响多不
好。我皱了皱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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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送礼”记

快到年底了，小李又为明年
工作计划犯了愁。

作为厂里的工会干事，每年
到这个时候，他都得挖空心思，
好 好 琢 磨 明 年 工 会 要 办 的 实
事。因为王厂长一直有要求，工
会嘛，就得多给职工办点实事，
张主席也给小李特意交代，咱也
不用多办，每年十件就行，年初
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年底接受群
众监督检查。

十件实事要说也不多，可年
年办、年年想，小李有些吃不消
了。看见他又愁眉苦脸坐在办公
桌前，同办公室的团委干事小赵
出主意，“既然是给职工群众办实
事，可以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让
大家伙儿一起帮你想啊。”

一语点醒梦中人，小李茅塞
顿开。对啊，组织个征集活动，大
家一起出谋划策，岂不强过自己
一个人绞尽脑汁？说干就干，午
饭不吃了，午睡也取消了，下午
刚一上班，小李就写出了征集明
年实事的活动方案，拿去给张主
席汇报。

张主席一听也来了兴致，夸
奖小李脑瓜灵活，职工群众帮助
出点子，既凝聚了集体的智慧，又
能收集到大家伙儿最关心、最盼
望、最急迫想解决的问题，这事靠
谱！他叮嘱小李在方案里要特别
注明，征集活动必须坚持“职工所
愿、工会所能、普遍受益”的原
则，实事要有针对性、可行性，确
保实事年年办、明年更好看，实事
年年搞、务实有成效。

方案经张主席修改完善后，
很快发了下去。一石激起千层
浪，反馈积极踊跃，不但职工群
众，厂领导也很关注。这不，小
李一大早就被张主席叫到办公
室 ，“ 昨天下班时 王厂长见到
我，说咱们的乒乓球台子得换
一个啦，这个也列进明年要办
的实事吧。”

小李知道，王厂长有打乒乓
球的爱好，平时也忙，难得有空
闲去挥两拍。“可是现在的乒乓
球台刚换没两年啊，还挺新的
呢。”小李提醒张主席。“那毕竟
不是最新款啊！听说最近有带
轮子的，还能折叠，非常方便实
用，你先记下来吧。”

实际 上 ，张主席心里也清
楚，乒乓球活动室利用率不高，
王厂长偶尔去玩一把，钥匙得
随时给他备着。其实，厂里中
午给职工午休时间不长，大家
早晚一般还要坐通勤车，压根
没空去 玩 ，球台放在那里 ，接
待的人实在有限。

大家提的意见建议五花八
门，涉及子女升学就业、职工疗
养、教育培训、健身娱乐、厂区停
车、通勤出行等许多方面。小李
觉得很多问题和建议都很有道
理，梳理下来不下三四十条，怎么
从中再挑选出十条呢？张主席看
着小李拿来的清单，沉吟了一下
说，“这么多，我看可以考虑建个
实事储备库，条件不成熟的，先放
在里面，等时机具备时再用。”

“哪些算条件成熟的呢？”小李不
解地问。“首先得是领导关注的，

‘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嘛；
再就是当年能办结、周期不跨年
的，保证当年能实施、当年可完
成、当年就见效，这样大家伙才能
看到眼里啊。”张主席大笔一挥，
圈圈点点。

这份写有明年十大实事的工
会工作报告，张主席润色多遍，甚
是满意。其中写到：要积极依靠
职工，围绕职工的关心和诉求，坚
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职工
代表大会上，张主席把报告读得
慷慨激昂，台上台下掌声不断，全
票通过。

十件实事中，王厂长关心的
更换乒乓球台的事情赫然列在了
第一位。

“办实事”

公交车正平稳行驶着，突
然来了个紧急制动，车身剧
烈震颤了下。身上某个机关
好像被触动，她暗叫一声：
糟糕！

她 这 事 儿 向 来 不 受 掌
控。近来忙得像打仗，完全忽
略了它的存在，谁知它不甘
寂寞，找了个最不合适的时
间早早来了。而且，她今天
偏偏鬼迷心窍穿了条纯白色
裤子！正值客流高峰期，车
上坐着站着满是人，她仿佛
瞬间石化，直挺挺地坐着，一
动不敢动。

“找死啊！”公交车司机
把头探出车窗，冲斜刺里飞
驰而过的小车爆了句粗口，
气哼哼地挂挡，加油门重新
上路。

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挤
到她身边，手里拿着一只风
筝，紧紧护着，举给她看，“大
姐姐，我的风筝漂亮吗？”

她坐在右侧的单座，小女
孩坐在她身后，上车时她看
到了这个小女孩，当时她正
埋头摆弄这只图案颜色都很
夸张的卡通风筝。风筝比较
大，在逼仄晃荡的车厢里难
以存身。

她坐下后，身体前倾，有
意躲着风筝，还是不时被碰
到，有次还险些挂住头发。她
撩了眼小女孩旁边扶着椅背
站着的男子，从相貌和表情可
以判断是小女孩的父亲。她
想提醒下男子照管好孩子，但
看男子只顾埋头翻手机，只得
忍了。小女孩眼睛不大，晶
亮，滴溜溜乱转，风筝挂到她
头发时，还冲她一笑，道声歉，
就又去摆弄自己的风筝了。

此时，她如坐针毡，哪有
心情跟小女孩闲聊，淡淡地回
了句“漂亮”，就把头扭向车
窗。小女孩却不依不饶，继续
饶舌，告诉她去哪里放风筝
了、如何好玩等等。她心烦得
要命，真想大吼一声叫他闭
嘴，又担心招来关注的目光，
只能憋住气假装镇静。她暗
暗在心里祈求，已换到座位上
的那位男子出于礼貌，管管自
家孩子，可从车窗玻璃的反光
中看到，这个家伙仍在若无其

事地埋头翻手机。
公交车走走停停，当听到

车内广播报出要下的站点时，
她的心像面鼓被人捶着，咚咚
直跳。直到现在，她的大脑还
像团浆糊，没想好怎样走下
车，怎样穿过一段不算长、人
却很多的马路，怎样在小区保
安的眼皮子底下跨进大门，在
邻居们的目光下，走入电梯，
直到家门口。

她身上冰凉，脸上火烧火
燎。她悄悄侧转身挡住小女
孩的眼睛，掏出纸巾，想擦拭
身下的座椅。

站名报了最后一遍，她必
须下车了。她把身上挎的小
包包带子放到最长，挪到身
后，一脸决绝地站起来。可
是，包包太小了，放在那个位
置纯属掩耳盗铃，欲盖弥彰。
她慌张地张望了下四周，几乎
想再坐回原位。小女孩多嘴，
仰着头问她：“大姐姐，你到站
了？”她勉强点点头。小女孩
说：“我也到了，一起下车。”然
后 不 由 分 说 地 紧 贴 着 她 就
走。她瞥了眼后座上的男子
并没动，有点纳闷……很快到
了车门，就在她一脚要迈下车
时，小女孩忽然把手里的风筝
挂到了她的包包上，狡黠地一
笑，却没下来。

她下了车，看一眼屁股
后边挂的风筝，莫名其妙！
这副模样太搞笑，她正要伸
手摘下风筝还给小女孩，车
已启动。

小女孩伏在男子身上，把
头伸出车窗，冲她大声说：“明
天这个时间，我还坐这趟车，
记得还我风筝哟！”座位上的
男子终于被惊动了，好像还冲
她挥了下手。

公交车远去，风筝被风带
得要飞，她一把捂住，瞬间明
白了风筝的妙用。

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她笑
了笑，昂首挺胸，背着这只图
案颜色都很夸张的卡通形象
风筝，从容地走在人来人往的
大街上。

她以前没有放过风筝，看
来明天还要再坐这趟车，跟小
女孩约一约，看看这只风筝飘
在天空中是不是更美。

□寇建斌

风筝一定飘在天空吗？

□韩辉光

3
“我够不够当市三好？”叶子

问，低头看了一下纸盒。
“你想当市三好吗？”
“当然想，市三好谁不想，又光

荣、又保送上市重点。”
“那你说你够不够市三好？”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学校

会 评 我 ，因 为 我 是 内 部 教 师 子
女。”

“那你还来送我礼物干什么？”
我略有点不耐烦了。

“刚才不是说了吗？想请你帮
个忙。”

“帮什么忙？”
“拜托您，别评我，你能帮这个

忙吗？”
我愣在那儿了，半天说不出

话。求我的人不少，像叶子这样
求帮忙的还是第一次遇到。我
打量小家伙，白白嫩嫩，花褂花
裙，像只彩蝶。课间总见这彩蝶
到处飞舞，总听见伙伴“叶子、叶
子”地叫。

看来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
之腹了，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叶
子，你！为什么不要评你？”我问。

“反 正 不 要 评 我 ，您 就 帮 我
这个忙吧！只是您别对我妈讲，
是我自己来求您不评的，她要是
知道，我就别想活了，您一定得
保密！”

这个忙还真不好帮，我怎么向
她妈妈交代？张友芝的大嗓门全
校有名，不吵翻天才怪。而且她也
不是没理由，她会质问，叶子哪样
不行？不是同等条件内部子女优
先吗？怎么一轮到她就不优先
了？叫我怎么回答？

“你的同学真好。”“是
啊！……我觉得她们都够评
市三好……”

叶子垂下眼皮，神情有
点黯淡下来。过了一会儿，
才说：“韩伯伯，那就这样
啦？我送你椰妹，你不评我
市三好。那说好啦！”

见我没作声，她以为我
嫌东西少 ，又 说 ：“ 那 就 再
送 你 个 海 石 花 ，这 是 第
二 好 的 ，摆 桌 上 很 好 看
的 。 你 划 得 来 了 ，我 再
不加了。”

我 不 忍 心 再 逗 她 ，就
说：“叶子，你的心思我懂
了，但现在还不能保证不
评你，我们还要经过研究
……”

话还没说完，小家伙就
从我手中要回椰妹，说：“那
就等你‘研究’再说，不评我
了再送你东西。”

随即将桌上的宝贝统统
收回纸盒里，盖上一层又层
蓝绸布，抱起走了。她一点
儿也不跟你讲客气，有这样
送礼的吗？这个叶子——
椰妹！

《收网》（水彩） □曾松龄

《猫·女孩》（油画） □孙洪敏

（外一篇）


